
“主观民族性”: 地域空间的民族文化性格
———以张承志小说的空间叙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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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承志小说表达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前期对内蒙古草原空间蒙古族民族性格的塑

造，以及后期黄土高原空间中的回民的描写之中。张承志通过他塑和自塑方式分别对蒙古

族和回族民族性进行了富于地域空间特色的描写，并对两种地域空间中民族性经验进行了

富于个人特色的描摹，从而刻画了空间元素在塑造民族性格方面的独特作用。地域空间与

民族性格相互塑造，构成了张承志民族性表达的主要方式。张承志小说对特定地域空间中

民族文化性格的书写充满了主观性和理想主义特征，从而构成其小说表达的“张承志模式”，

“主观民族性”始终是张承志小说民族性写作的主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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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空间由于人的活动，从来不是一种空洞的存在，而是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性。另一方面，由自

然地理塑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性格反塑了地域空间的民族性，这种双向塑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并深层次融入民族文化心理之中。这种地域空间的民族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便具有非常强大的内塑与

外塑能力，甚至可以摆脱地域空间获得形而上的存在。在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作品中，这种因地域空间

而产生的民族性是一种普遍的描写对象，并形成了一种创作模式。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就是其中的代

表。张承志小说主要涉及两个民族:蒙古族和回族，前者以内蒙古草原地域空间为中心，主要写知青

插队生活;后者以甘宁黄土高原地域空间为背景，写回民的生活与信仰。这两种空间构筑了张承志小

说空间民族性叙述的核心，但两种空间蕴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表达了张承志小说在描述民族性

方面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模式:“探寻—疏离”与“融入—皈依”。这种精神模式带有张承志式的“主观

民族性”。

一

民族文学往往具有独特的地域空间特征，地域空间又可分为人文空间与自然空间，两种空间的民

族性表达有着不同模式，前者是一种民族文化自我呈现，后者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即特定的民族形

态对于自然空间的命名。“自然地理环境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在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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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对民族的经济生产活动，对民族( 或种族) 的体质特征、心理素质、居住习惯有着程度不同的影
响”。① 因此，对于作家来说，通过地域空间特征来塑造民族性是一种普遍方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
有两种基本表达方式，其一是自塑，即对本民族民族性的塑造与表达; 其二是他塑，即对其他民族( 非

本族) 民族性的塑造与表达。张承志作品空间叙述的民族性表达兼有这两种模式。无论是自塑还是
他塑，张承志小说均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文化特性，并融入了深刻的自省与体悟，因此，张承志作品的

空间叙述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性格。
( 一) 他塑民族性

张承志前期小说主要以知青草原生活为背景。蒙古包、草原、敖包、马群、羊群、河流等构成了富
于民族特性的空间标志物。显然，这些空间标志物由于浸染了蒙古族的生活方式而不具有共享性质，

因为对于“他者”来说，很难将这些空间元素组合成携带生存经验的有机空间结构，正是这种无法合成
的空间结构，形成了张承志前期知青插队草原的“探寻—疏离”主题。这种行动上的探寻与内心的疏
离构成了主人公无法排解也无法调解的内在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张承志以内蒙古草原为空间背
景、以知青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蒙古族的民族性表达总是处于一种被凝视的状态。由此我们看
到，《刻在心上的名字》中小刚由于自己的错误导致蒙古族兄弟死去后，他突然感觉到，蒙古包这一曾
经温暖他的蒙古族标志性空间对于他来说是那样遥远。《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再次骑马来到草原，

对他来说依然无法接受作为民族性经验存在的惰性，只能采取理解的方式进行自我检省。

因此，可以说，张承志对于蒙古族民族性的描写很难形成身心一体化的体验，蒙古族的民族性格

是通过一种他塑的方式实现的。这种他塑方式本身就隐藏着一种“探寻—疏离”矛盾，并通过各种方
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张承志草原背景小说民族性表达的独特方式———他塑民族性。但我们不能说
张承志小说的民族性表达是一种非自然、刻意为之的。张承志草原小说的他塑民族性采取的是一种
积极的融入姿态、深切的理解心理以及对于自身的反省心态。可以说，对于蒙古族草原民族性格的尊
重与和解是张承志草原小说中主人公的基本行为方式。因此，我们看到其对于草原空间的描写，充满
了深情与诗意。草原的晨光、夜色，草原的残酷的冬天，草原的博大与深沉的性格等成为主人公向往
草原、理解草原、歌颂草原的内在驱动力。

张承志笔下的草原充满了丰富的民族元素，这使得草原空间具有了蒙古族的独特个性。而蒙古
族的民族性反过来又通过草原空间的塑造而具有独特的草原性，如对骏马的称呼，《黑骏马》中的“钢
嘎·哈拉”( 即黑骏马) 、《金牧场》中“我”的坐骑“希腊”( 黄色的马) 、“亚戟”等等。蒙古族通过人名
寄予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在《金牧场》中，额吉为“我”取名字“吉拉嘎拉( 幸福) ”“乌兰乎( 红孩子) ”
“吐木勒( 铁) ”，而我最终选取“吐木勒”。在《刻在心上的名字》中，桑吉阿爸为我取名“阿拉丁夫( 人
民的儿子) ”。所有这些蒙语的运用在张承志的草原背景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性标记，它与蒙古
族草原生活习惯、民族性格的描写一起，构成张承志民族性书写的重要标记。
( 二) 自塑民族性

经过了早期的知青草原生活的描写之后，张承志显然没有找到自己心灵的契合之所。在理解、探
寻并试图融入草原民族生活的同时，那种疏离感始终如影随形，因此，张承志笔下的知青们都有一种

“他者”情结，而无法完全成为蒙古民族中的一员。可以说，这种理解融入过程是复杂的，喜与怒、爱与
恨、痛与乐交织在一起，成为草原生活空间里难以排遣的心灵之郁。正如张承志在《心灵史》序言中写
道:“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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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① 草原生活无法真正从心灵上给张承志皈依

感，1984年，张承志走进大西北，走进回民聚集地西海固，才使得张承志找到了某种身份认同，自身的

回族身份也加强了这种认同感。如果说草原蒙古族民族性对于张承志来说是一种理解与探寻的话，

那么西海固地区回民生活则是张承志的心灵所归。前者是凝视姿态，而后者是全身心地融入。“我放

浪于广袤的北方。后来我放弃了职位薪俸，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我一遍遍地让西北

的旱风抚摩我的肌肤。我让心灵里总是满盈感动。”①

以西海固等甘宁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小说，使张承志小说的叙述视角由外视角的凝视转变为内视

角的融入。对于回族民族性的描写也从前期草原生活的“他塑”，变成“自塑”。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叙

事空间转换，而是融入了张承志深切的民族体验，这种体验是全方位的，从民族史到家族史，从语言方

式到行为方式，从自然空间到心理空间等等，都体现了张承志对小说空间叙事与空间民族性的自塑能

力。这种自塑能力包含着两种内涵，其一是对于西海固为中心的回族民族性的塑造，其二是对于自身

回族身份的切近心灵的身份塑造。二者是同一行为的两种表现，“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之

中的一个，”①也许这就是张承志民族性书写的最终目的。或者说，张承志的这两种塑造模式只是他

完成自我民族身份塑造与认同的两个方面，其中的任何一面都是对另一面的规定。

在以甘宁青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小说叙事中，张承志显然加强了语言的民族性修辞，西部回民特有

的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表现模式。中国回族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有自己独特的

语言表达方式，那种汉语夹杂着西部独特表达习惯的语言，成为西部回民独特的语言标记。或者说，

这种语言的独特标记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表现———西部黄土高原空间的语言符号。这是一种双向塑

造。例如，在西部回民语言中，叠字的运用极具地方特色，并融入了回民憨直的民族性格，成为语言
“地域空间性”的独特表现。如叠字运用在张承志的回族小说中随处可见:《黄泥小屋》中的“山边边”

“白帽帽”“精脚丫丫”“焦干干的”“尕娃娃”; 《湟水无声地流》中的“山窝窝”“瓦罐罐”; 《海骚》中的
“石头蛋蛋”“褴褛絮絮”“柴垛垛”等。同时，大量伊斯兰宗教用语的运用使张承志的小说充满浓厚的

宗教色彩，在《西省暗杀考》中，“埋贴( 尸体) ”“白帽子( 回民) ”“换水净身”等;在《心灵史》中更是运

用了大量宗教词汇，如“乌斯里”“阿布黛斯”“阿米乃”“多斯达尼”“拱北”等等。对比张承志前期草

原背景的小说，回民题材的小说显然加强了语言的民族性修辞，甚至牺牲语言的流畅性来达到宣扬民

族性的目的。因此，相比对蒙古族民族性的“他塑”，张承志对回民民族性的“自塑”更加自觉。

但是，语言仅仅是张承志对回民民族性“自塑”的表象，其更为自觉的回族民族性塑造在于小说所

蕴含的精神。张承志在表现哲合忍耶派宗教精神的过程中，不自觉融入了个人的主观意志。那种在

前期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在《心灵史》中，张承志把信仰上升为日

常行为的核心位置，这无疑是张承志理想主义精神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的表达

是情绪化的，似乎隐藏着难以言说的隔膜，虽然他自称找到了灵魂的归依，但这种归依仍然难除主观

主义的情绪化表达。

无论是自塑还是他塑，张承志在表达民族性时均加入了自己主观的想象，所谓的“理想主义”精神

并没有因为叙述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减弱。前期以草原为背景、以蒙古民族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更多的

是直接抒情，表述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念;后期以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回族小说，则更加升级为以“信

仰”为唯一生存目的的形而上的观念表达，有了信仰，荒凉的土地也成了“花园”。张承志在以回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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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作品中，突出了精神的支配作用，并由此塑造其民族性。

由此可见，无论前期的草原空间还是后期的黄土高原空间，都是张承志通过民族性的描写来表达

自我理想精神的一种途径。可以说，张承志在表达空间民族性的时候融入了更多的个人色彩，在充满

主观的叙述中，他没有选择隐藏自我，而是突出自我，甚至以牺牲客观来完成自我理想精神的建构，这

是张承志小说从草原到黄土高原空间变换中不变的内质。在空间与民族性的双向塑造中，张承志加

入了太多主观元素，事实上，张承志在建构民族性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精神的重建，“当二十世纪末的

人们在为种种问题苦恼的今天，我想也许甘宁青黄土高原里有一把能解开你苦恼的钥匙，只要你怀着

真诚，只要你懂得尊重，也许最终感到被解脱，被理解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你自己。”①

二

空间对于人来说，具有无可回避的影响力，“由于所有的人类生命都生存于空间，空间不可避免地

形成了对我们的最重要的而又最容易为我们所忽视的影响力。”② 这种影响力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的

经验:其一是内在塑造经验;其二是外在塑造行动。或者说，这是空间影响力的一体两面，即空间首先

塑造了人的生存、生活、生产等经验，这些经验外化为具体的行为方式。而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则会形

成群体的经验模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与地域空间形成了相互命名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构

成了民族性经验的核心部分。张承志小说具有明显的空间意识，并对这种意识与民族性经验之间的

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度思考。

张承志前期小说有一种与故事空间的疏离过程，这一过程是与故事主人公作为他者身份分不开

的。张承志前期小说来自他的插队经验，此时他并没有塑及自身的民族经验，蒙古族对于张承志来说

是观察、试图融入、理解的对象，是一种他者凝视。蒙古族生存方式及来自地域空间的生活经验、民族

性格等都与内蒙古草原的空间特性相匹配，这种“空间—民族性”的互塑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过程。或

者说蒙古族百姓的民族性经验来自内蒙古草原广阔的地域空间，其自然风貌、生存法则、生活经验、民

族性格与观念等等均烙上了草原印记。这种空间民族经验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同时也

具有惰性。正因如此，张承志前期的草原小说，作为外来者的主人公均会经历由陌生到理解再到试图

融入最后疏离的过程。而这个疏离的过程则是从来到草原伊始就开始了的。

例如《青草》里面的杨平，他一开始努力融入草原生活，“那时，杨平不过才在马背上度过一年多时

光，还远不是个像样的牧民呢。他的眼角和前额都光滑而开朗，岁月还没有在那儿刻上些记号。不

过，他也整天拖着根马杆子，模仿着标准牧民的浪漫姿态，歪斜地跨在海骝马上，跟着马群吹口哨了。”

杨平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成功融入了草原生活，也得到了索米娅的爱情。但杨平却选择离开，他不属

于草原。张承志这篇写于 1979年的小说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理想精神和追求。《黑骏马》中的白音宝

力格、《刻在心上的名字》中的小刚、《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我”等等，这些故事主人公对蒙古族

民族性格的探寻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正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我”，“虽然我

很快学会了几支流传草原的民歌，但我并没真正理解牧人歌手的心情。比如说，我就曾经好久不理

解，草原上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歌唱母亲。”而“我”对蒙古族额吉的理解则来自那次草原暴风雪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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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张承志笔下的额吉形象无疑代表了内蒙古草原伟大的民族性格，她们丰富的草原生活经验是

最具有地域特征的民族性经验。

额吉形象是张承志草原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以额吉为代表的蒙古族女性隐忍、善良、坚强、乐

观，在这些额吉身上集中了草原生活的各种经验，并形成了具有草原地域空间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

特征又反过来成为蒙古族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黑骏马》中，额吉与索米亚对于黄毛希拉行为的

原谅来自草原长期的生存经验，索米亚遭黄毛希拉强暴怀孕，她们对于小生命的期待使白音宝力格不

能理解，草原生存的不易使额吉与索米亚对于生命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经验与敬畏，不能说这有多么伟

大高尚，但却是草原的基本生活现实，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草原，活下去要比追求所谓的精神或肉体纯

洁更加现实。白音宝力格不理解额吉的这种生存经验，是因为他不明白，面对草原恶劣的生存环境，

什么才是最需要的。《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在大风雪中，额吉脱下自己的达哈给了铁木儿，而自

己却被冻成瘫痪;《金牧场》中，瘫痪十五年的额吉依然乐观面对生活，做挤奶等工作……这些额吉形

象隐忍、乐观，对自身遭遇有一种独特的忍耐力，这是草原恶劣的生存环境带给她们的最现实的生存

经验。额吉形象无疑代表了张承志对草原民族生存经验和智慧最切近心灵的理解。

在张承志以西海固为空间背景的小说中，张承志似乎找到了精神的归宿。这里，无论是故事的主

人公还是作者，均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对于空间的身份体验不再是一种尝试性的融入，而是

一种从精神到行动的融入。与草原小说不同，以甘宁黄土高原为背景描写回族生活的小说更多体现

为一种民族性认同。张承志的草原小说以“他者”身份积极融入蒙古族生活的主人公，在内心总是有

一种疏离情结:他似乎在潜意识中存在一种他者身份危机，在理解与探寻中很难找到一种身份认同，

精神上的疏离感使其无法全身心投入其中，一旦有机会，就可能会脱离。这与其回族小说形成鲜明对

比。同时在对回族地域空间的民族性经验描写中也呈现出高度的认同感。

在《心灵史》中，面对西北黄土高原“肃杀的风景”和“残忍的苦旱灾变”的土地，生存都成为问题，

而回民却能够繁衍生息，而支撑这种生存信念的是所谓的“苏菲主义”( 神秘主义) 。这是心理痛苦的

平衡剂。这种严酷空间中的生存经验塑造了回民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恶劣的自然环境总是不能引

起美感，转而从精神领域寻找慰藉是张承志表达回民民族性的重要途径。“理念可以用一定的形式呈

现，让感官以及透过感官的情感得以藉深思反省而辨明它们。”① 张承志正是通过一种精神形式来使
“空间—民族性”的互塑具有某种可感性。

在《黄泥小屋》中，拥有一个“黄泥小屋”的梦想，是面对恶劣自然环境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即使

一个窝棚，也能在“满世界都是滚滚的黄山头”中寻找到一丝安慰，“一秋就靠它躲个风寒啦。山里川

里，除了黄土就是石头，就这个孤零零的黑棚棚能算是个藏身处。满世界都是滚滚的黄山头，满的黄

土下面都是长壮了的洋芋。只有这黑窝棚是自家的。苏尕三望着窝棚，发觉自己的心原来一直空空

地吊悬着，这阵才慢慢地落下来。落下来，沉下来，终于稳当了。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② 张承志在
《黄泥小屋》中所要展示的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绕着山边、顺着水边、贴着城边”的“三边”模式，以

及面对黄土高原的卑微要求———拥有一间黄泥小屋。这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的基本经

验。也许这种民族性经验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历史性民族境遇与民族性经验的地域性局限。黄泥小屋

与其说是一种可以为苏尕三带来安身之所的小空间，不如说是一种携带精神的意向性存在。

在张承志笔下，无论是草原蒙古族还是黄土高原回族，都对自然和生命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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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这种虔敬之心融入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张承志在描写这些

民族性经验的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主观性、情绪化表达，这使得其小说中的民族性经验带有强烈的

主观色彩。张承志从小生活在城市，接受的是正规的汉族文化教育，可以说，汉民族语言、思维方式及

道德标准等塑造了张承志最基本的观念意识，这些对于其小说的写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张承志前期小说对蒙古族生活、生存经验的描写与后期对于黄土高原回族的民族性书写，均不能完全

摆脱这种影响。尽管张承志声称在西海固回民那里找到了精神的归宿，但其情绪化描写与难以退却

的理想主义精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笔下的民族性经验构成疏离，这些在以《心灵史》为代表的回

民题材小说中的那些松散的、教条式的语句组织得到了直观呈现。

三

民族文化性格的养成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空间对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过程。由于地域空间对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塑形作用，地域的自然条件对于民族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会以各种方式塑及思想观念，而这些观念形态是民族文化性格最为核心的内

容。迈克·克朗在论及文化与空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 文化) 特性由具有共同空间范围的文化来

定义。也就是说，文化被想象成整体( 一种文化占据一个空间) ，并受该空间的束缚。……其次，文化

变成了一个名词性的事物，被赋予了一种特质，它超越了体验文化时的那些实践活动。人们的行为方

式不再产生符号，相反，符号可以明确规定人们恰当的行为方式。文化不再被看作是物质和符号活动

的结果，而是那些活动产生的原因———行为表层后面隐藏着的实质。”① 这里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

文化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并受空间束缚;其二，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超越性，它规定着特定人群的行

为方式，并且是这些行为方式背后的原因，即本质。

地域空间在张承志小说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族文化性格的养成是多

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地域空间特性促成了民族性的养成，其自然资源、气候特征、地理环境等，以及因

之而建立的生产、生活、社会、制度、观念等均构成民族文化性格的基本元素。张承志通过空间意象的

方式构筑起地域民族基本的生存图景，在他的小说中，有两种意象群落，一种是草原蒙古族生活地域

的空间意象，如牧场、河流、蒙古包、敖包等;一种是由黄土高原、黄泥小屋、拱北等空间意象构筑的回

民的生活空间。这些空间意象不但组成了独具民族特性的外在表象，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空间意象

所要表达的民族文化性格。

首先，草原空间意象群落。在张承志前期知青题材小说中，对内蒙古草原民族性格的描写始终离

不开对草原环境、草原空间的深切体验，这些体验凝聚在具体的空间意象之中，牧场、河流、蒙古包、敖

包等空间意象蕴含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以及对草原蒙古族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在草原蒙古族的生

活中，牧场和河流代表了蒙古民族基本的生产元素，逐水草而牧是他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因此，牧场和

河流之于蒙古族的意义不言而喻。马丽蓉认为，张承志小说的意象有如下几种功能: 1．意象淡化、消

退，乃至代替故事情节; 2．意象用来结构全文; 3．意象用于塑造人物。“这几方面是互渗互透、各有侧

重、相互交叉的。”② 除了这些，笔者认为，意象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用以塑造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性格的

重要标记。《黑骏马》中的黑骏马，《刻在心上的名字》中的蒙古包，《北方的河》中的河流等，这些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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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构成了蒙古族基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元素，其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携带了深刻的精神体验和生

存经验。民族文化性格不是靠单个意象获得的，而是靠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精神网络，没

有这种精神，意象只不过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若我们稍加思索，就可以明了文化的物质设备本身并

不是一种动力。单单物资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用的。”① 因此，张承志

选取的草原意象均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容。

其次，黄土高原回族空间意象群落。“在文化人类学看来，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环境往往以

最潜在的力量作用于民族精神生活，形成一定的习俗及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这些因自然因

素引起的原生基质会以十分顽强的力量影响到民族文学的地域性书写特征。”② 张承志通过黄土高

原、黄泥小屋、拱北等自然和人文意象构筑起回族生存空间，并通过这些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

意象塑造来表现民族文化性格。

黄土高原是张承志回民小说中常见的描写内容。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回族顽强的生存能力是

民族性格的主要表现，这种表现常常伴随着精神信仰。或者说，是精神信仰改变了自然与人之间的生

态关系，使回民的精神与黄土高原之间建立起某种神秘的联系。

在《黄泥小屋》中，“三边”的行走模式构筑起甘宁黄土高原回民基本的行为方式。苏尕三最大的

愿望是能够拥有自己的黄泥小屋，与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生活。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在阶级压

迫、经济窘迫和精神规约下，实现起来困难重重。黄泥小屋与其说是一个生活空间，不如说是一种人

生理想。这种理想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当阶级、宗教凌驾于人性之上的时候，人有权

怀疑甚至抗争。《黄泥小屋》写于 1985年，小说表达了张承志对于人性的思考，小说中，老阿訇警告苏

尕三不能对那个“隔教”的女人有想法，但苏尕三没有听从教规而是遵从了内心。此时张承志依然把

人性作为思考民族性格的标尺。但到了写于 1990 年的《心灵史》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此时，张承志

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信仰改变了人的思考方式，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生存需要已经不那么重

要，信仰成为一种最核心的人生原则。

“空间并不均匀。这黄土大海里，地点不大相同。有些贫得惊人荒得稀罕的山沟坡坎，据哲合忍

耶看来那是真境花园。”③ 这是回民对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一种精神性体验，也是其民族性格的独特

表现方式。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完成了人性原则向信仰原则的根本性转变，为了这种转变，张承志不

惜牺牲写作的文学方式而转向对叙述的观念性干预，牺牲前期写作的诗性语言转向具有精神内容的

艰涩叙述。因此，张承志小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被涂抹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

自然空间对于特定民族来说，并非是一种空洞存在，而空间特性塑造了民族文化的独特品质，反

过来，民族文化特性又使自然空间具备了人文性。因此，自然空间与民族性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

这种关系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形成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观念系统。张承志用意象群的方式来构

筑特定空间里民族文化的显在部分，用主观性、理想主义的方式来填充意象空间里的精神内核，使民

族文化性格的塑造携带了作者的主观意志。这是张承志小说最突出的表现。“虽然各民族、各时代文

学中所表达的人性都是一样的，但它们表达的方式却因不同的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

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中最内在的精神。”④ 张承志对于民族文化性格的表达方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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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人气质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张承志地域空间民族文化性格的描写中，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始终如影随形，这使其小说中的

民族文化性格很难做到纯粹、客观。事实上，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纯粹客观的表达是难以生存的。理

想主义精神始终是张承志文学追求的核心。张承志想以文学的方式抵抗世俗，以精神追求抵御物质

对人的腐蚀，因此，主观性、理想主义贯穿了张承志小说创作的始终，尽管其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呈现方

式不同，在张承志对于民族性的描写中，“主观民族性”始终是其最醒目的标记。

———Focusing on the Spatial Narrative of Zhang Chengzhi’s Novels

WANG Weiyan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in Zhang Chengzhi’s novel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haping

of Mongolian character in the grassland space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Hui people，especially Zhehe Renya school in the Loess Plateau space in the later stage．

Zhang Chengzhi described the Mongolian and Hui regional spac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his modeling and self modeling，and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in the two regional spaces

with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depict the unique role of space elements in shaping the

character． Regional space and character shape each other，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way of Zhang

Chengzhi’s expression． Zhang Chengzhi’s novels are full of subjectivity and idealism in the writing

of cultural characters in specific regional space，which has become the“Zhang Chengzhi mode”

with“subjective ”always as the striking mark．

Key Words: Zhang Chengzhi’s novels; culture; subjective ; region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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